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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海里，她就像一条鱼”

“单纯到心里头没有一粒尘埃”

旅行中的翟译晨。 翟译晨“救场”的制动器。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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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里，一位身形瘦小的老太太坐在餐桌旁，皱着眉头，
若有所思地盯着拼图上的空缺。她拿起一块紫色的数字积
木“10”，似乎不太确定是不是该把它放进空缺里。在这之

前，她用了将近 5分钟才从“1”拼到“9”。
老太太名叫郑守仪，已是 93岁高龄。她是中国科学院

院士，开创了中国现代有孔虫分类与生态学。

此刻，女儿傅新红正在厨房里做家务。她回头看了看
母亲，便掏出手机定格了这个瞬间。照片里，郑守仪银色
的短发看起来是那么柔软光滑，蓝色的花布衬衫没有一

丝褶皱。
在女儿眼中，母亲和年轻时一样美，岁月慢慢地带走她

的记忆，却带不走她对待生活的那份认真与热忱。

她忘了这个世界
却不会被世界忘记

姻本报记者倪思洁廖洋

白天，郑守仪的室内活动就是看猫、玩拼图、翻相册。她家里
有 6只猫，“多”得让她数不清，她用手指指着猫一只一只地数，
却总在数到“4”时就卡壳。拼图是女儿买的，希望益智类玩具可
以延缓她的阿尔茨海默病发展速度。93岁的郑守仪已经很难驾
驭 3岁以上小孩的玩具，常常把玩具捏在手里琢磨半天。大相册
也是女儿用 A4纸打印的，里面有关于她的各种照片。比起看照
片，郑守仪更享受在相册每一页下面叠个角的快乐。

她的手闲不下来。没有事做的时候，她就用手指敲桌子，不
停地敲。那是一双布满皱纹的手，血管像蚯蚓一样趴在手背上。

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她正是用这双手，做出了令世界惊艳
的物件。女儿感慨：“她如果不搞生物研究，应该会是个不错的画
家或者雕刻家。”

可恰恰因为搞了生物研究，郑守仪的作品才如此特别。她的
作品里，主角只有一个———有孔虫。

有孔虫，是一类古老的单细胞生物，因外壳带孔而得名，被
誉为“大海中的小巨人”。它们平均只有约 1毫米，针尖儿大小，
不借助显微镜很难看得清。

单凭一个细胞，有孔虫在地球上生存了 5亿多年，见证、记
录着海洋生态和地球演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也因此成为人类
开展生物地层、古海洋、古气候研究和石油勘探工作的“向导”。

上世纪 50年代时，国外开展孔虫研究已有一个半世纪的历
史，但在我国该领域尚属空白。

从 1956年起，郑守仪凭着一双手、一双眼、一台显微镜，详
尽描记了 1500余种新的有孔虫，约占世界已知现生有孔虫种类
的 1/4。

不仅如此，她还绘制出 3万多张有孔虫种类形态图，为有孔
虫建立了一整套准确可靠的“户口簿”；制作出 250多个有孔虫
放大模型，让有孔虫的美从显微镜中“释放”出来；撰写了 320余
万字的学术文章与论著，推动中国迈入有孔虫分类研究领域的
国际前列……

有朋友到实验室参观时，她会把大家带到显微镜前，兴奋且
自豪地说：“你们看，我今天又找到了一只很漂亮的有孔虫。”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原党委副书记李乃胜最近一次在郑
守仪的办公室里看有孔虫，是 3年前。

他与郑守仪相差 26岁，属于忘年交。郑守仪 90岁时，还会
时不时去办公室工作一会儿。李乃胜记得，当时，郑守仪的办公
桌正中央放着显微镜，各种有孔虫的壳像细沙一样在玻璃器皿
里铺了薄薄一层。郑守仪把显微镜对准其中一只，让李乃胜看，
“灰白色，像个小球，上面有花纹”。

郑守仪常常感叹：“这么美的东西，一个人看可惜了。”所以，
她要把它们放大，用笔，用石膏。

2001年 11月，她作为中国现代有孔虫分类和生态研究的
开创者，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03年，郑守仪被授予世界有孔
虫学界的最高荣誉———美国“库什曼有孔虫研究杰出人才奖”。

美国微体古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比拉尔·哈克博士如是评
价郑守仪的学术贡献：“她把微小的有孔虫放大几十倍甚至几百
倍，制作成形象逼真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模型，不仅创造了可以
促进有孔虫教育事业发展的教具和科普展示物，也为世界有孔
虫研究和应用作出了贡献。”

郑守仪研究有孔虫的热情，大多数人无法感同身受，包括她
的女儿。

小时候，傅新红每年寒暑假都在实验室里给母亲当助手，她
6岁时便会用英文打字机帮忙打卡片、打文件。科考船上送回的
泥样要先冲洗、过滤，然后把样本放在培养皿里烘干，干透之后
再装进试管瓶，贴标签、称重、登记。

傅新红的流程完成之后，郑守仪就可以在显微镜下挑标
本、计数了。挑标本是用非常小号的毛笔把漂亮的有孔虫粘出
来，放到旁边的器皿里，工作量很大。傅新红很少干这个活
儿，她不懂得专业门道，而且“显微镜看久了会头晕”。

对于这些工作，女儿觉得枯燥乏味，母亲却乐此不疲。郑守
仪一直将有孔虫视为自己的“宠物”。

有一次，在接受媒体访谈时，她指着一只有孔虫模型说：“我
认人很差，见过一次或几次的人，再次见面有时都不认识，但有
孔虫我一看就知道是暖水性的还是冷水性的、是南方的还是北
方的。比如这个，这个只西沙群岛有，暖水性的。”

傅新红很难像母亲那样爱有孔虫，但母亲的动手能力总是
让她惊艳。

决定要做有孔虫立体模型后，从没学过雕刻的郑守仪拿起
雕刻刀就干，“先用滑石，太硬，错了没法改，改用雕塑泥，太
软，不好成型，最后用石膏，石膏好，错了还可以补”。她一边
看着显微镜，一边雕刻，好几天才能刻出一个掌心大小的有孔
虫模型，丈夫傅钊先形容那是“蚂蚁啃骨头”。
“一块石膏到了她手里，就能变出漂亮的有孔虫来。”傅新红说。
郑守仪的一双巧手，就像是她传递爱的通道。郑守仪把她的

“巧”给了她爱的有孔虫，也给了女儿。小时候，傅新红总是班上
最时髦的孩子，她的花裙子是母亲买来花布后自己设计，再用
家里的蝴蝶牌缝纫机做出来的。从小学到初中，每年春节，母
亲都会亲手为她缝制新毛衣、新棉袄。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母亲亲自制作草莓黄油冰淇淋，招待傅新红的同事，大家至今
感慨“你妈妈当年做的冰淇淋，绝了”。
“很多事她都愿意自己动手，就是个一辈子闲不下来的人。”

傅新红说。

天气好的时候，女儿会带母亲出去转一转，去
楼下的院子或是去海边。

郑守仪很喜欢在海边散步，腿脚也还算灵便。
2023 年秋天，92 岁的她在女儿和保姆的陪伴下，
沿着海边木栈道走走停停一个多小时。
“我妈体力很好。”傅新红尤其佩服母亲的游

泳实力，“她游泳可太厉害了！天暖的时候，她早晨 5
点多就起来去海里游泳，天冷的时候，她就中午去
游。每年从 5月开始，一直游到 10月底，有一次我穿
毛衣都觉得冷了，她还去。”

傅新红和母亲上一次一起游泳大约是在 10
年前。当时水很凉，傅新红还在岸边慢慢热身，一
抬眼，母亲已经游完一圈回来了。

傅新红笑着说：“到了海里，她就像一条鱼。”
郑守仪与大海的缘分远比旁人感觉到的要

深。她的生活、事业无一不与“海”有关。
1931年，郑守仪出生在菲律宾一个华侨家中，祖

籍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她有 3个哥哥、两个弟弟，一
家八口和睦温馨。郑守仪的父亲是位十分爱国的老
人，虽身在海外却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动态，不仅爱收
集有国内新闻的报纸，还爱写爱国诗，每周组织诗友
会。郑守仪从懂事那天起，就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新中国成立那年，郑守仪 18岁，中学毕业后进入
菲律宾商科学校（夜校）念书。遥望着焕发生机的祖
国，郑守仪的父亲意识到，女儿连一句中文都不会说，
便建议她去一所华侨小学学中文。于是，郑守仪白天
和小学生们一起学中文，晚上和大学生们一起读书。

1955年，郑守仪以优异的成绩免试进入菲律
宾大学念研究生，同时，她还在马尼拉华侨中学找
到了一份英语教师的工作。

没承想，做兼职教师的第一天，她就被辞退
了，原因是她在向学生们做自我介绍时，说了句
“我是中国人”。

“很抱歉，你不能在这儿工作了。我们不知道
你是中国人。”校长用英文对她说，“政府有规定，
外国人是不能在公立学校任教的。”

之后的几天里，郑守仪想了很多，最终她得出
结论：“我有自己的祖国，我要回到祖国去，为祖国
人民服务。”

当时，郑守仪弟弟就读的华侨学校里，有一位爱
国华侨C先生。与郑守仪结识后没多久，C先生就回
国了。回国后，他写信告诉郑守仪：“祖国正着手大搞
建设，迫切需要人才，欢迎海外学子归来。”

郑守仪终于盼来了机会，她决定放弃硕士学
位回国。C先生不仅帮助她与祖国有关部门取得
联系，还写信委托他在菲的华侨朋友帮助郑守仪
办理离菲手续。

1956年 6月的最后一天，郑守仪和家人像往常
一样坐在一起吃早饭，她强装笑颜，心中暗暗道别。送
走上工的父亲、哥哥，送走上学的弟弟，又送走去菜市
场的母亲之后，郑守仪默默地留下一封信，带着准备
好的简单行装，只身登上从菲律宾飞往香港的航班。

从香港到深圳，再从深圳到北京，几经辗转，
郑守仪到中国科学院报到，并很快被分配到位于
青岛的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成为一名海洋生
物学研究者。

在郑守仪回国前的 4个月，我国第一个科学发
展规划———《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
纲要》出炉，其中提到了现代有孔虫研究的相关任务。
面对这项国内几乎未曾被开垦过的领域，郑守仪自告
奋勇，与海洋生物学家郑执中先生联手，开始了我国
有孔虫分类学和生态学研究，并在 1961年创建了我
国第一个现代有孔虫实验室。此后，她对渤海、黄海、
东海、南海北部的浮游有孔虫，西沙群岛、中沙群岛部
分地区的现代有孔虫做了大量研究。

郑守仪的相册里，有一张她刚回国时拍的老
照片，身高只有一米五的她，坐在岸边的礁石上，
眼神里透着勇敢和坚定。这一刻，她仿佛和有孔虫
一样，也成了“大海中的小巨人”。

郑守仪的爱情，也与海有关。她与丈夫傅钊先因
海结缘。

傅钊先比郑守仪小 8岁，不善言谈，初中学
历，原先是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的一名临时助
理工，跟船出海科考过很多次，他采回来的样本有
一部分进入了郑守仪的实验室，而他本人后来也
成了郑守仪的助手。

郑守仪觉得，自己“嫁的是爱情，而不是世俗
的条条框框”。从丈夫那里，她学会了骑自行车、识
简谱、弹秦琴、游泳、理发。郑守仪做有孔虫雕塑时，
丈夫成了她最得力的助手。她说：“我这一辈子做的
最正确的两个决定，一是研究有孔虫，报效祖国；二
是找到世界上我最喜欢的人傅钊先。”

在郑守仪那里，大海似乎拥有强大的治愈力。
每当烦闷时，她就去海里游泳，“游了以后好像那
些烦闷的东西都沉入海底了，很清醒”。

但是，从 2016年起，郑守仪不再游泳了。“她的
腿抽了一次筋，感觉记忆也不太好，之后就没有再游
过。”傅新红说。

2023年春节，老伴傅钊先突发疾病离开了她。郑
守仪没有太大的反应，只是有些焦虑地在家里来回地
找，推开一扇又一扇门、打开一个又一个橱柜。直到半
个多月后的一天，她突然问女儿：“老傅呢？”得知老伴
去世，郑守仪黯然地“哦”了一声。从此，便没再提起
过，仿佛一切都从她的记忆中消失了。

郑守仪非常喜欢小孩子。
没生病时，她经常到中小学给学生们做科普，给他们讲有孔虫

的故事。生病后，她喜欢和院子里两三岁的孩子一起玩。
或许郑守仪的心里本来就藏着一个孩子。很多人对她的评价就

是“像孩子一样单纯”。
李乃胜说：“她不搞复杂的人际关系，她对事物的理解、对人的

理解，都非常单纯，单纯到心里头没有一粒尘埃、没有一丝瑕疵。”
正因如此，在郑守仪被推选为青岛市副市长、青岛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时，她自己都半信半疑。
不过，有了行政职务后，她还是全力以赴地完成自己的职责使命。为

了兼顾科研与行政，她每周六在市政府办公一天，其余时间待在实验室。
由于她总是像老大姐一样事无巨细地帮群众解决问题，她的实验室很快
就变成了接待室，登门来访者络绎不绝，各方面的事务、会议、活动应接
不暇，她的家里甚至曾经短暂收留过一位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

必要的科研时间被挤占，正常的科研计划被打乱，郑守仪斟酌
再三，向上级递交了辞职报告：“有孔虫研究任务繁重，别人不能代替，
而政府工作，比我更能胜任的大有人在。”

1983年，上级同意她辞去青岛市副市长和青岛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职务。但此后，她又先后当选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
委、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并一直兼任中国致公党山东省委主委职务。

在政务工作中，郑守仪从来都不是一个容易被糊弄的人。她的
单纯与执着，反倒像一根随时会扬起的鞭子。

一次，她偶然看到一家电视台利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
前的 5秒钟，播放某香烟品牌的广告，广告中虽未出现“香烟”二字，
却用英文把商标名写得很大。

郑守仪很气愤：“这不是明目张胆地违反《广告法》吗？”
她随即写了份建议递交给管理部门。不久，有关单位以该广告

得到工商部门批准为由予以反馈。郑守仪再度上书陈述 7条理由加
以批驳，最终迫使该广告停播。

从 1983年到 1998年，郑守仪在历届全国政协会议上提交的书
面提案和反映的社情民意累计达 200多件，内容涉及科技、教育、侨
务、政治法律、政协统战、人事福利等。

郑守仪曾笑着说：“他们大概要恨我这个多管闲事的老太太了。”
郑守仪的单纯、不世故，是李乃胜与她成为忘年之交的重要原因。
2001年，郑守仪已经 70岁，李乃胜也已经从中国科学院海洋研

究所调到青岛市政府工作。那年，李乃胜邀请郑守仪等专家学者参
加市里的规划论证评审会。郑守仪很爽快地答应了，自己坐着公交
车就去了市政府大楼。

散会后，李乃胜张罗：“我们派车送你回去吧。”
郑守仪一口回绝：“你们市政府大门口就是公交车站，到那头下

车就是海洋所，干吗要派司机送，要花钱，司机还要来回跑两趟，耽
误时间。我就坐公交车回去。”

之后，李乃胜想以朋友身份请郑守仪吃便饭。这次郑守仪虽然
没回绝，却坚持说：“吃饭可以，但不上饭店，太浪费了。你去我家，我
给你做。”

李乃胜当真就跟着郑守仪回了家。到了家里，郑守仪的丈夫陪
他聊天，郑守仪独自下厨。不一会儿，她就做好了一桌子饭菜。“好多
都是南国特色的小吃，我基本都没吃过。”李乃胜说。

她的单纯、较真、热情，鞭策了很多人，滋润了很多人，却也使她
时常不能保护自己。

2005年，她将有孔虫模型知识产权无偿提供给故乡中山市三乡
镇，并开始筹建世界上首个以有孔虫为主题的雕塑公园———小琅环
有孔虫雕塑园。在雕塑公园的雕塑制作过程中，她几乎每个月要去
中山一两趟，排查雕塑上纹路不够科学精确之处并指导工人修改。

就在郑守仪干得热火朝天之时，一位青岛当地高校的雕塑工作
者向郑守仪寻求合作。由于对方提出要对有孔虫进行“美化”，郑守
仪拒绝了合作，但还是被对方以“让学生看看，为让海洋生物雕塑落
户社区，向房地产商介绍”为由，借走 20多个模型。

令她没想到的是，2008年夏天，她发现，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
下，烟台市滨海中路上出现了 10座与她借出的有孔虫模型极为相似
却失真走形的有孔虫雕塑。从那时起，已步入耄耋之年的她，踏上了
漫漫维权之路。

2011年，法院一审判决要求侵权方公开道歉并作出相应赔偿，
同时，要求当地政府移除 9座构成侵权雕塑底座上的相关介绍，并
在显著位置注明“根据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郑守仪的有孔虫模
型，对局部进行变形处理制作而成”。次年，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
二审审理，驳回被告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很多人都觉得郑守仪已经胜诉，但郑守仪不这么想，“我坚持拆除
雕塑，为的是不给科学抹黑，这是我对科学的忠诚”。

她无法容忍有孔虫被“变形处理”，所以在接下来的 10年里反复
写信呼吁拆除雕塑，身心俱疲。“如果不是因为这场官司，她的学术
著作还会更多。”李乃胜遗憾地说。

时至今日，这些烦恼不再困扰她。郑守仪的生活比以往简单得
多，来访的客人少了，纷扰也少了。老伴去世后，正好退休了的女儿照
顾她。为了让郑守仪的生活稍微丰富一些，女儿在母亲的床头装了投影
仪，每天睡前，娘儿俩一起看一会儿动物纪录片或搞笑综艺。郑守仪一
如既往地喜欢小孩、喜欢动物。在节目里看到光头，她会笑得很大声。
“完全就跟小孩一样了。”傅新红感慨。

生病之后，郑守仪忘记了很多事、很多人，忘记了她曾热爱且每
天都要去的办公室，也不能再在海里畅游。不过，历史不会忘记她，
在搜索引擎里输入“有孔虫”时，还是能看到许多与郑守仪相关的信息。
她依然爱着大海，走在海边，她时而会停下来，静静地望一望被风吹动
的海面。

海风还是像她刚回国时那样咸湿，海水还是不停地拍打着礁
石，浪花还是会飞向空中，再落下来，回到大海。

“她如果不搞生物研究，

应该会是不错的画家或者雕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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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守仪雕刻的部分有孔虫模型。
本版图片由傅新红提供

◎她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开创了中国现代有孔虫分类与生态学
◎她曾担任青岛市副市长，为了学术研究又主动请辞
◎她是写提案、打官司、爱管闲事的老太太
◎她嫁给爱情，不理会世俗的条条框框
◎她是能踩缝纫机做花裙子、制作草莓黄油冰淇淋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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